
初识轮子，是从铁环开始。
小时候，铁环是我们主要的玩具之一。
那时，男孩们都很喜欢滚铁环，也把拥有铁环

当作一种炫耀的资本。铁环的材料就是一截钢
筋，再把本来直型的一截钢筋做成一个环形，将环
形的钢筋接头焊牢，铁环就做成了。

在上学或是放学路上，滚铁环对于我们来说很
相宜。大家一起滚铁环，其发出的声音颇为美妙。
不过，滚铁环讲究技巧，技术好的人，即使在崎岖的
山路上或凹凸不平的村巷里，亦行走自如。技术不
好的，铁环就会跑偏或倒下。

当然，男孩们不仅在上学或是放学路上滚铁
环，在课间休息十分钟的时间里，也要争分夺秒
的滚一番铁环，有时还彼此切磋技术。课间时
分，校园里除了孩子们欢乐的笑声之外，往往也
夹杂着滚铁环时发出的声响。

对于孩子们来说，游戏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
性。倘若，一个人在孩提时代没有游戏，那么他的
童年或是在记忆深处会存有孩提时代的快乐吗？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游戏方式、玩具也在不
断变化。滚铁环的游戏一过时，我们的注意力又
被滑轮车所吸引。

男孩们为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滑轮车，简直
是在所不惜，为得到制作滑轮车必备材料——滑
轮，愿意把自己平时最喜爱的玩具拿来与他人交
换，却从没后悔过。

制作滑轮车比制作铁环要复杂得多。对此，
为了尽早拥有属于自己的一辆滑轮车，孩子们显
得十分心急，总会催促父母赶紧制作滑轮车，甚
至希望大人们昼夜不休的制作、组装。

大人们制作滑轮车，并不像孩子般心急。总
是慢悠悠的做着手里的活儿，大人们的这股悠闲
劲，更容易激起孩子们的焦急情绪。大人们好像
也摸准了孩子们的这个焦急劲，时不时借机会让
这些孩子做点家务活，说来也是奇怪，平时很不
喜欢做家务活的孩子，这时也会温顺得像一头小
羊羔，乖乖的“包办”了家务活。为得到自己心爱
的滑轮车，大人们怎么使唤，他们都照做。这也
许就是玩具给小孩带来的“魔力”吧。

带滑轮车上学并不像带铁环那样方便，因此，
在上学或是放学路上我们并不玩滑轮车。

放学后，男孩们便飞一般直奔家中，放下书
包，迫不及待带上滑轮车出门。此刻的他们心里
全是滑轮车，不过，父母好像并不理解男孩们的
心情，倒好像要故意“为难”——要求他们做家
务。玩心受阻，男孩们往往会嘟哝着嘴应付着做
家务。

俗话说：孩子的脸，说变就
变。等做完家务活，一旦得到
父母应允，刚才做家务活时一
脸的不高兴也随即一扫而光，
男孩们的脸上顿时绽满笑容。

于是，一帮男孩子就在古城
坡面上狂野的玩着滑轮车。在他
们看来，这是一种比滚铁环更为
刺激的游戏。有时，一帮男孩又
会转换场地，到粮食局坡上玩滑
轮车，那时，汽车少得可怜，大人
们也不常提醒孩子们要注意安
全、小心汽车之类的话。

对轮子的好奇，始于滑轮
车上的那三个滑轮。这么小小
的三个滑轮，竟能够顺着坡面，
自然的向坡顶移动。有的孩子

驾驶着自己的滑轮车，嘴里还模拟汽车发出的声
响，似乎他们驾驶的不是滑轮车，而是一辆真正
的汽车。

说实在话，那时有很多男孩的梦想就是当一
名汽车司机。

等到玩滑轮车的年龄一过，我们自然又把眼光
瞅准当时普及程度不是太高的自行车上。大家看
到大人们骑自行车，要多神气有多神气。于是，羡
慕大人的神气自然转换到具体的行动上。

当然，自行车并不像滑轮车那样携带方便，也
不可能像滑轮车那样自由拿出拿进。大人们并不
轻易将自行车交给孩子们。于是，如何将放在家
里的自行车带出来成为我们商量的主要话题。

一帮孩子，总是聚在一起“密谋”如何将自行车
带出来的方案。

大人们不在家或是不注意的时候，是孩子们
“密谋”成功的时候。

一帮孩子往往会选一个“代表”注意大人们的
动向，其余的蹑手蹑脚靠近自行车。得手之后，大
家一起屏住气，齐心协力把自行车抬出大门。

之后，便是用最笨拙的动作不时和自行车“闹”
别扭。当时，年少的我们心里总觉得小孩骑自行车
肯定会和大人一样动作洒脱。不过，真到自己骑自
时，事实并非如此，因重心不稳，摇摇晃晃，屡遭磕
破、跌倒。虽说有点失望，但想骑好自行车的念头
始终占据上风。

大人们常说：小孩子学什么事情都学得快。在
自行车车轮别扭的滚动中，我们骑自行车的技术虽
不像大人那么洒脱，但始终有所进步。骑车技术的
进步，自然引起我们更大的兴趣，每一次都是采取相
同的方式，悄悄将自行车抬出来试骑一番。

有时，骑自行车高兴得过了头，被家长发
现。原本骑车时愉快的心情，突然被一种莫名的
提心吊胆所取代。不过，若得到大人们无声的鼓
励，我们会骑得更欢。

岁月的时光就在自行车车轮的滚动中向前
迈进，上世纪90年代，我参加工作。看到单位里
的同事骑摩托车，先前对自行车向往的心情再次
涌起，于是，省吃俭用了几个月，终于拥有了一辆
属于自己的摩托车。

时光进入 21 世纪，原本我们从小就憧憬和
向往的小汽车渐渐进入普通人家。自己的生活
模式也从摩托车时代正式进入汽车时代。

从铁环到汽车，自己的生命时光已经度过几十年，
轮子的不断转换，也证明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经历。

生活就像不断向前滚动的轮子，一步步向美
好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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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钦县梅里雪山传统手工藏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33422MA6KG67L6N，法定代表人：斯那永宗），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叁佰伍拾
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玖拾伍万元整，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德钦县梅里雪山传统手工藏香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尊敬的顾客：

我中心于2017年4月11日起清退
4月1日后收取的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
费，望还没有清退的体检人员于2017
年8月31日前到我中心健康体检登记
室清退（已开收据的，清退时归还收

据，清退时请持办证人身份证、健康证
复印件各1份），逾期未清退的款项我
中心将上缴财政专户，一律不再清退。

特此通知
香格里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7年8月2日

通知

（上接7月28日四版）从此，又进入正常的
学习生活。遭此周折后，我更加珍惜安稳的学习
环境。由于我上学晚，当时已经十五岁，已经懂
事，在老师的悉心教育和关怀下，专心致志地听
好每节课，老师教授的内容能学懂记牢，渴望新
的一天里又可以学到新知识，强烈的求知欲望，
犹如蜜蜂向往鲜花，大地渴望着甘露。

最有幸的是我结识了才华横溢的杨铨老师，
他是丽江古城人，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迪庆高原。
来自梅里雪山脚下的我和杨老师相逢在奶子河
畔的中甸中学，我们用一生的真诚书写了师生深
情和民族团结的颂歌。杨老师把迪庆当作第二
故乡，与藏族人民水乳交融、情深似海。他满腔
热情地传授知识，形象生动地激情演讲，就像火
镰擦碰坚硬的白石，撞击出一束束的火星；就像
春雨洒在干渴的土壤里，滋养萌生出一片片新
绿；就像和煦的阳光，抚育着一个民族认知的远
大视野，我们用真诚和依赖结成的友谊，永远铭
记在我的心中。

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党的教育方针是“教
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我们曾徒步到三坝乡白地村插秧，还到虎跳
峡老虎箐挖铁矿石。假期里跟随民族工作队到
农村搞社会调查、当翻译。也曾参加迪庆州首届
文艺体育运动大会。在课余时间，我拉着弦子和
同学们一起跳舞，借愉悦心情排遣饥寒、寻找欢
乐。星期天，我经常拿着短笛爬到学校后面的山
坡，聆听白桦林里布谷鸟的啼鸣，面向草原吹笛
子。读初三时，家中来信说：“家里所有的铜器都
已卖掉，寄给你一百元钱，今后再也没有钱了，用
完这点钱你就回来吧！”

当时我的理想是考上昆明的一所中专学校，
因为当时读中专不必交伙食费。我就拿五拾元
存入银行，作为去昆明读书的路费。平常的开销
不够时，就跟同学们一起勤工俭学打土基，打一
个土基赚两分钱。我们卷起裤脚踩泥巴，冻得小
腿发紫，加上平时身着单薄的衣裤，从此我落下
了风湿病根。那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分饭时掉几
粒米也要把它捡起来吹一下吃掉。农民在地里
挖完洋芋后，我们去捡漏，把那些麻雀蛋大小的

小洋芋捡回来煮吃。每到夏天，山上的野韭菜，
雷雨后草地上长出的白色小蘑菇都是充饥的好
食材。我就这样顽强的面对生活，战胜饥寒的严
峻考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昆明科学技术学校，
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中学生涯画上一个圆
满的句号。

这是一所当年新办的学校，还没有自己的校
舍，借住在昆明北郊下马村物理研究所里，宿舍在
莲花池旁。学校的领导都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
他们都穿着褪色的军装，管理很严格。许多老师
是物理研究所的人来兼任。当年学校招收两个
班，共100名学生，均从全省各中学优秀毕业生中
录取，我被分在二班，专业是“无线电”。我是全校
唯一的藏族学生，同学们对迪庆的自然风光、民族
文化很好奇，经常向我问这问那。

到了学校，我才知道什么是山外青山楼外
楼，从同学们身上折射出的文化熏陶，底蕴深厚
的慧眼，钻研学问的氛围，与人为善的胸怀，使我
受到很大的震撼。校徽中我的编号是60071号，
显然排名较靠后，我深知，只有刻苦学习才能迎
头赶上。放假时，我选择留在学校，每天都早起
温习功课，背诵物理定律、数学公式、英语单词。
到学年考试时我挤进学科平均分85分的行列，
令同学们刮目相看。

从迪庆高原来到省城，眼前的一切让人眼花缭
乱，春城处处鲜花烂漫，天上有飞机，地上跑火车，大
街上车水马龙真热闹，还有听不够的小调歌声，赏不
尽的圆通山樱花，烟波浩渺的五百里滇池……

读完一个学年后，1961 年国家执行“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昆明市解散了17所中
专学校，其中就有科学技术学校。随后，我们二
班被合并到昆明机械工业学校，校址在火车北站
旁的席子营。这个学校创办得较早，有四层高的
教学大楼、宽敞的图书阅览室，还有水泥球场和
足球场，校园环境优美。在校学生很多，还有一
个从印度尼西亚来的华侨班。

学校的课程安排中，下午4点至6点是自习
时间。由于读初中时受杨铨老师的影响，我对文
学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此，在新校园里，每天
抓紧写完作业后，我便一头扎进阅览室，如饥似

渴地阅读各种图书、期刊杂志。每每读到精彩片
段、好词好句、名人名言时，我便认真抄录在随身
携带的笔记本上。正如格言所说：“羊毛虽细，编
织成帐篷就能把风雨阻挡；雨滴虽小，汇聚成江
河就能奔向海洋。”通过阅读、摘录等方式，我慢
慢积累了许多知识。

撤校合并的伤痛渐渐平息，我们又开启正
常的学习生活。然而，有一天杨副校长来找我谈
话，问我最近有没有收到家乡的来信？我说没
有。他告诉我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学校
最近收到来自我家乡生产大队的公函，说我的亲
属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要求学校把我开除回
家。”学校收到这封信后，杨副校长便到安宁疗养
院向正在住院治疗的校长汇报。杨副校长说：

“校长得知你是从科技学校合并过来的藏族学
生，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时，坚决表示，‘我们没有
理由开除这样一个好学生’。校长让我转告你，
若有人跟你说三道四，不必害怕，有情况及时向
学校反映。”

这场风波终于告一段落，但我的心久久不能
平静，越想越后怕，如果当时校长没能为我做主，
真把我打发回去的话，岂不葬送了我的前程？其
后果不堪设想。是这位我还没见过面的校长、可
亲可敬的长征干部，用一颗金子般真诚的心，保
护了一名普通学生，给予我健康成长、继续学业
的权利和机会，挽救了我的前程。他是我一生中
最大的恩人。

我在昆明机械工业学校就读一年后，于
1962年6月应征入伍。离校时，学校为我办了休
学证，在盖有校长印章的证书上，我终于知道恩
人的名字叫孙作宇。看着他的名字，我心里升腾
起对他的深深谢意。如今，每当翻开那本休学
证，总能勾起无限往事，“孙作宇”这三个篆体字，
也萦绕在心中，
成为永不消失的
情感烙印，恩人
高大的形象永远
珍 藏 在 我 的 心
中。

（未完待续）

求学记
●鲁堆格桑

秋天肯定是有风的
而且是凉的
也是大的
不过我并不想关心
风的温度和大小

我关心的是
秋风吹落的叶
有残叶 枯叶 黄叶
甚至还有一片绿叶夹杂其中

是的
有一片绿叶
你一定说我言过其实
但我依然肯定
因为那一片绿叶
在我梦里

在梦里曾经下过一场秋雨
一只蝴蝶
悄悄在这片绿叶下躲雨

绿叶
我将在那棵树
那棵喜鹊休憩的树下
埋葬我的懦弱
我的惊恐

我将变成一阵风
走马观花
四处游荡
吹过草的绿
花的红

以及断云中漂泊的那一片

我将变成一滴雨
在没有星星私语的夜晚
按着河岸柳树的顺序
摸索着
慢慢地
将自己活埋于尘土
把你梦里梦的种子
开花结果

明天
⊙ 扎史农布de诗

登报作废
●香格里拉县爱登堡男装，不慎遗失云南省国家

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十份，发票代码：153001614040，
发票号码：01632982—01632985 四份（记账联、存根
联），发票已填开；01632986—01632991六份（三联），
发票未填开。

●香格里拉市米诺美甲美睫，不慎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33421MA6kEC4M0E。

●香格里拉县天源酒店，不慎遗失
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云地税字
533224198309152948号。

●香格里拉市羊羊得益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33421NA000490X。

●香格里拉市楠赛林卡旅游精品酒店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334210671449492。

●香格里拉县爱登堡男装，不慎遗
失 发 票 领 购 薄 一 本 ，号 码 ：
53292319841102231503。

●香格里拉市金香小吃，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 副 本 ） ，注 册 号 ：
533421600095100。

●维西营盘种养殖场，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33423MA6KAAK99J。

●香格里拉县都杰出租车，不慎遗
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33421600154873。

遗
失
声
明

●香格里拉县下直恩布来达
种养殖养殖厂，和文民，个人独资
企 业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533421100005682，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

注销公告

轮子上的时光 ● 叶永军


